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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应“中国戏曲前海学派学术史整理与研究”课题组的邀约，百岁高龄

的萧晴老师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生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这一历史转折之年的

她，在见证整整一个世纪风起云涌的岁月历程中，葆有一颗初心，始终扎根于戏曲音乐研究

事业，为戏曲声乐理论以及“程腔”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在“前海学派”戏曲研

究的学者集体中，萧晴基于对民族音乐，特别是戏曲声乐传统的深刻认知，提出了构建中国

现代戏曲声乐学派的学术观点。学习西洋音乐出身的萧晴老师，是如何走上戏曲音乐研究道

路的？她和程砚秋先生的交往中有着哪些珍贵的瞬间？对“程腔”的学术研究又是如何开展

的？针对这些问题和疑惑，萧晴老师深情又不失风趣地为我们讲述了她人生经历和学术生涯

中那些难忘的记忆。

 萧晴 ：我与戏曲音乐的不解之缘
                                   萧    晴   口述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裴旖旎   整理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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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19 年，我在贵阳出生。从小就喜

欢唱、喜欢跳，是在一个充满歌唱的世

界里长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小的时

候，我们的学校思想很进步，一开始就

学习白话文，体育老师还兼任舞蹈和音

乐教员，常常教我们唱《葡萄仙子》《月

明之夜》和《小小画家》，还有黎锦晖的

歌曲，总是一边唱一边跳，很受孩子们

的欢迎。学校开年会的时候，我还扮演

过葡萄仙子，大家都以为我是男孩子。

等到上中学之时，因为家里孩子多，没

有多余的钱供我读贵阳的女中，所以我

选择了女子师范学校，想着六年之后毕

业就可以教书糊口了。巧的是当时中学

班里的同学们都非常喜欢唱歌，一到课

间，大家拉着手拉成一大串，在操场上

一边走一边唱，特别开心。其中有一位

女同学，她拿着简谱就可以直接唱出来。

我觉得她行，我肯定也行，就跟着她学，

后来果然拿着简谱就可以直接唱词，于

是更加喜欢唱歌了。师范学校毕业之后，

我被分配在一所小学里教书。那时，我

17 岁，年龄算是最小的，活泼好动，所

以学校给学生们组织爬杆等运动我都带

头参加，还喜欢唱唱跳跳，大家都称我

是“猴子王”。

抗日战争期间，我加入了一个中共

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起先并不知情，只

以为是一个抗日救亡团体，所以积极参

加。团体活动期间，我们不仅组织唱歌

跳舞来宣传抗日救亡活动，还表演了不

少进步话剧。随着这个团体被国民党勒

令解散，我只好辗转到重庆寻找工作机

会，对于自己的前途也感到迷茫。有一

晚，我在附近的山头上高唱一曲《黄河》，

正巧被邻居的朋友听到，就邀我一起报

考中国电影制片厂刚刚成立的一个合唱

团。幸运的是，我们都考上了。在合唱

团里，教我们唱歌的老师都是专业的男

高音歌唱家，演唱的曲子是贺绿汀先生

创作的抗日歌曲。在合唱团的岁月里，

我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自己的音乐素养

又有所提升。1941 年左右，由于不能为

电影厂创造直接效益，合唱团面临解散。

这时，我看到报纸上刊登了重庆国立音

乐院的招生信息，就尝试报考，结果幸

运地考取。抗战期间的重庆国立音乐院

开办在一个山岗里面，教学物资紧缺，

青年时代的萧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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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歌的、弹琴的学员们都需要练琴，学

校自存的钢琴根本不够用，但是大家都

坚持不放弃，四处找来一些破旧钢琴练

习，有时甚至拿手风琴来代替。到 1946

年即将毕业的时候，我跟着学校搬到南

京，完成了自己的毕业演奏会，就算大

学正式毕业了。为了找工作，我辗转到

上海一所音乐学校和乐舞学校任教，这

时候正是“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如火

如荼之时，上海的各个大学都积极组织

学会和举办反内战主题的晚会，我们就

四处演出，并从事一些面向大学生的宣

传教育工作。

这样的工作和生活持续了两年。

1948 年的暑假，华北解放区的一位老乡

给我写信，希望我能到解放区去工作和

生活，我欣然应允。到了石家庄后，我

先是被安排在华北大学的一个政治班学

习社会发展史和革命史，后来听闻北平

马上要解放了，就被抽调到华北大学文

工二团做各种宣传工作。那时解放战争

还没有完全胜利，石家庄经常会发生轰

炸，我们还组织过夜行军，背包一打，

跟着大部队黑咕隆咚走一夜。之后，文

工团进入北平。有一次排演话剧《民族

青年进行曲》的时候，需要有人写作一

首主题歌，刚好我在学校时不单学了声

乐，还选修过作曲课，这次就派上了用

场。我写作的曲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之后我便在文工团开始负责搞创作，还

被派去北新桥的一个工厂里教工人们唱

歌，为他们写歌。

1951 年，我原以为自己会在作曲的

道路上一直走下去，谁知适逢中央戏剧

学院成立，叫我去当教员。我听从组织

调配，加入到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此

时的歌剧系，最初只有一个普通班，目

的是教一些声乐专业的干部出来到文工

团去工作。当时在歌剧系任教的共有 5

位老师，大家都是同学，也都是学习西

洋音乐出身。但是在具体的教学当中，

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当时的歌剧系

没有足够充实的教材，外国歌剧是不允

许教授的，但是国内的歌剧只有《白毛

女》和《赤叶河》两部可以教给学员们，

所以学习内容远远不够，学校就决定让

学员们学习戏曲来补充教学内容。印象

中，学校先后请来了昆曲、河北梆子、

评剧的老师来任教，其中包括著名的河

萧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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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梆子演员李桂云、评剧演员小白玉霜。

她们负责教学，我们同时配合着辅导，

就这样勉强完成了教学任务。可惜的是，

两年之后歌剧系也就停办了。

1952 年，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如

火如荼地在北京举行，各省各市各县的

戏曲表演团队进行了演出，深得群众们

的欢迎。虽然广大戏曲表演团体是天然

的宣传队，但是此时戏曲确实面临着改

革的局面，传统戏曲中遗留下来的封建

糟粕还需要剔除，改革也要依靠从事戏

曲表演的演员和新文艺工作者们共同协

作。因此，第二年（1953 年）我们原歌

剧系的 5 位同志就跟着张庚、马可两位

先生一起被调到中国戏曲研究院，着手

从事戏曲方面的工作。我们 5 个人原本

是教西洋音乐的小组，都是教表演、声

乐、西洋乐器的，但是既然来了戏曲研

究院，就要从头学起。用毛主席的话说，

不学习怎么会有发言权呢？想知道李子

的滋味，总得要先啃一下。于是，我们

5 人之中的男生就去学唱京剧花脸，女

生去学京剧青衣。没过多久，大家都觉

得学起来非常困难，因为一唱出来还是

洋嗓子唱京戏，不到家啊，弄不好戏曲

学不好，西洋音乐专业也要丢了，就这

样，同事们纷纷选择回到中央戏剧学院

话剧系去教声乐。本来他们叫我一道回

去的，但我考虑到自己已经入党，戏曲

事业亟需人才，尤其戏曲音乐方面更是

欠缺，常常看到各省各剧种的很多演员

都在基层摸爬滚打，每天打着背包，带

着孩子和行囊，推着大车走在村子里坑

坑洼洼的路上四处演出，他们在表演中

遇到的声乐问题没有人去总结和解决。

于是我觉得这些更值得去做，所以就在

戏曲研究院留了下来，自此开启了我的

戏曲声乐研究生涯。

二

戏曲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办

了许多讲习会、讲习班，主要是把党中

央的政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给戏曲表

演团体的成员们，提高他们的认识和觉

悟，让他们在创作和表演中摒弃传统戏

曲中那些落后的封建道德观念，把先进

的、优秀的思想意识传达给群众。在和

各个剧团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有很

萧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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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演员扮相、声音条件不错，但是没有

经过正规训练，表演任务又太重，一

天一演就是好几个钟头，发声方法不正

确，一个月下来嗓子就哑了，于是我就

着重给剧团演员们多讲一些保护嗓子和

正确练声的知识。第二届“戏曲演员讲

习会”是面向西南和华中两大地区开办

的，包括云南、四川、贵州、湖北等几

个省，我们还专门去各个剧团里做了调

查，询问演员们具体是怎么学习和练习

的。有的演员反映说他们练习时是用气

来唱，冬天则是趴在冰上哈气来练习，

把冰都“哈”出水了，讲究的是用新气

换浊气。我说用新气换浊气练呼吸是对

的，但是趴在冰上就有问题了。在冰上，

呼吸进来的都是冷空气，嗓子反而容易

坏，这方法不可取。再比如搭台子唱戏

时，许多剧团不管风向，随便搭建。但

其实演员唱戏时需要背着风唱，如果一

直喝冷风也容易哑嗓。戏曲传统唱法本

身是没有问题的，是科学的，但是很多

演员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发声方法掌握

得不正确，我们讲课时就特别注意告诉

学员们怎么样正确运用嗓子、保护嗓

子。演唱艺术包含着很大一部分的技巧

问题，技巧的掌握要根据正确的方法下

功夫锻炼，日积月累，技巧成熟后，功

夫也就到家了。用喉咙、声带不讲求科

学方法地一味瞎喊，既容易哑嗓，也达

不到锻炼的目的。另外，声乐教学实际

上非常细致复杂，它既包括老师的教学

能力、因材施教等问题，也包括学生的

条件、领悟力和个性等问题，必须双方

配合。每个人的条件不同、接受能力和

理解力不同，教学时要根据个别情况个

别对待。如果方法不得当，没有按照循

序渐进的原则进行，只学会了腔调而没

有深入学习唱法，不知道如何正确运用

气息，还可能导致哑嗓、失声现象出现。

基于这些问题，我们就决定要在讲授的

课程里加上怎样保护嗓子和加强唱工锻

炼的内容。后来，我们在第一届、第二

届讲习会上的讲义被整理成册，就定名

为《怎样保护嗓子》《怎样练嗓》，编入

了“戏曲演员学习小丛书”，之后的《戏

曲唱工讲话》也是根据四届戏曲讲习会

的讲课经验总结出来的。

当时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任务都很

重，除了教课备课，还要观摩演出和参

加座谈会，每一次都是和下面各地的剧

萧晴先生在辅导学员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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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演员真真切切地探讨他们的戏好在哪

里，音乐上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都带

着一股热情做工作，想着尽力提高每一

出戏的艺术质量。戏曲音乐的历史是一

部不断推陈出新的历史，但是推陈出新

首先要考虑到每个剧种的自身规律。戏

曲音乐的创作是要在传统音乐程式的基

础上进行的，其中唱腔的设计也是要在

继承传统之上进行创造革新，至于对本

剧种音乐推什么“陈”，出什么“新”，

都是各剧种搞音乐设计的同志必须从思

想上首先明确的问题。在戏曲研究院的

集体里，张庚先生和马可先生来领导我

们，关于“戏改”的事情都是一起商量

着做。可是全国的剧种太多了，要怎么

改，要怎么解决“戏改”中的问题，大

家也都觉得比较困难。我当时遵照领导

的工作安排，已经开始整理程砚秋先生

的创腔经验，在整理过程中感觉京剧是

有音乐规律的。所以，在一次会上我

就提议请程先生来举办一次座谈会，讲

一下关于他自己创腔的经验和总结。后

来，程先生在会上讲到 ：继承传统，既

要利用前人的丰富经验和优秀成果，又

要尊重群众的欣赏习惯，因此创腔的时

候既不能完全脱离传统任意创新，也不

能把传统音乐程式看作一成不变的“万

灵药”，一律照猫画虎。经过这次讲演，

大家都意识到，每个剧种都有自己的规

律，有一套相当完整的板式，板式怎么

组织，单曲怎么衔接都是有特定规律

的。我们要摸索到这个规律，就需要去

挖老腔，于是大家都去认真研究自己关

注的剧种的老腔特点，渐渐地把传统戏

曲好多珍贵的东西都整理出来了。

三

说到和程砚秋先生的交往，我和

他真正接触，是从 1955 年开始的，到

1958 年程先生去世。三年的时间里，我

们通过工作有多次交流和沟通。程先生

当时是戏曲研究院的副院长，事务繁忙，

要出国交流、要开人大会议、要去剧团

调查研究，还要搞创作、拍电影，所以

我们每次交谈的针对性都很强，一般是

我出题目，请程先生专门就这个问题来

谈透彻。程先生谈话风趣随和，而且特

别谦逊。第一次请他谈谈创作经验的时

候，他对我和舒模同志说：“院里这次要

我来谈谈创腔的经验，但是比我年纪大，

比我有经验的老先生还多着呢，他们留

下的东西更好更多，先要抢救他们的东

西才对呀！”还有一次我向他请教关于

演唱的问题，他深情地说：“我十八九岁

的时候，恩师罗瘿公先生就教我学诗，

使我粗知一些诗中的平仄、押韵等，这

对我后来的创腔和演唱都有很大帮助。”

每当提到王瑶卿先生和罗瘿公先生等前

辈，程先生都深怀敬意，他认为王瑶卿

先生对他的教导和点拨，让他意识到自

己嗓音的局限，尤其是倒仓那一段时期，

王先生指出他嗓音的特质，让他先好好

休养嗓子，待恢复后再根据自己的条件

来发声，因此程先生另辟蹊径，从发声

方法、吐字行腔上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

己的唱腔唱法；而罗瘿公先生则指导他

广涉文学、绘画、书法、电影、舞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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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艺术门类，提高艺术修养和审美情

趣，为之后表演上眼神、身段、步法、

指法、水袖、剑术等方面的独特风格打

下了基础。

程先生艺术造诣深厚，为人重情重

义，教学上认真严谨，十分敬业。1956

年，戏曲学校请程先生去授课，我当时

正想了解戏曲的教学规律，想听听程先

生教课，他欣然应允。于是，每一次到

戏校上课的时候，他都带着我一起过

去，每次路上来回都要两个小时车程。

记得有一次，程先生发了高烧，眼睛都

烧红了，但还是坚持要去上课。大家劝

他休息，他却说：“课还是要上的，学

生们已经五六年级了，但是他们很多人

的声音都还没‘竖’起来。唱‘程腔’

声音一定得要立起来，不能横着唱。学

校一个礼拜只上两次课，如果没让他们

学到东西，那不好，所以我还是要去上

课。”那天他硬是带病坚持上了课，就连

课间也不肯休息，其实两节课中间是有

休息时间的，但是程先生不舍得休息，

总是要利用这段时间再给学生们多讲一

些，所以两节课讲下来其实很累，但他

从不叫苦。他就是具备这样一种特质的

人：咬定青山不放松。他曾说：“演员一

上台，就要聚精会神，心无旁骛。哪怕

是剧场出了什么大事儿，是丢了炸弹进

来还是现场观众混乱恐慌了，但作为演

员一定要稳住，仿佛没有这些事发生一

样，继续唱好你的戏，用你的腔把大家

拉回来。”程先生的舞台表现魅力也特别

出众。有一次表演《二进宫》的时候，

同台的金少山和谭富英都是出名的大嗓

门，声音又大又脆。我们心中都打鼓，

说程先生的嗓子能压得住吗？结果真正

唱起来以后，观众给他的掌声反而格外

多。他早年受到王瑶卿先生的鼓励，独

创了戏曲界公认的“脑后音”唱法，这

种唱法是他根据自己的声音条件摸索出

来的，通过脑后音共鸣，有别于一般的

胸腔共鸣，使唱腔刚柔相济、幽咽婉转、

低回曲折、若断若续。有人说这是“鬼

音”，唱到一半，感觉没有声音了，但其

实是音收得非常非常细，细若游丝维持

着，接着马上柳暗花明，声音又突然开

朗起来，达到一个新的境界，音色也发

生了变化，非常独特。比如《玉堂春》

里那句“三万六千银一概化了灰尘”，程

《虹霓关》程砚秋饰东方氏（左），阎岚秋饰王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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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传统唱法上发展了唱腔，几个腔

弯子一拐，拉拉扯扯，就把唱词里极其

失落的意思表现了出来。观众听了顿时

感觉银子全都损失了，那种空落落的感

觉油然而生，这都是“程腔”的独特之处。

我刚刚开始从事“程腔”整理研究

的时候，并不懂戏曲，也没有接触过京

剧。但是既然要做这项工作，我就把研

究院当时所有程先生的唱片都找出来反

反复复地听。起初听的时候，听不出好

坏，也有所疑惑，为什么程先生把伴奏

谱都唱进去了？后来和程先生接触的过

程中，听他现场给我们唱的经典段落，

真是特别好听，特别有味。程先生出身

并不是京剧世家，没有家庭的戏曲背景

熏染，完全是靠自己对戏曲的热爱和执

着，苦钻苦练，不停揣摩、创新和认定

了就干到底的精神，闯出一片天地。他

6 岁学戏，11 岁登台演出，用惊人的毅

力坚持着日复一日枯燥的基本功训练，

唱念做打样样出彩，一直到 18 岁独立挂

牌子，20 岁时风格逐渐成熟，创造出一

个流派，深得群众的喜爱。但他并不就

此满足，“程腔”不仅继承了传统京剧的

优秀唱法，同时在唱法和表现手法上对

传统京剧有改革、有发展。他的原则是“守

成法而不拘泥于成法，脱离成法而不悖

乎成法”，这里的“成法”指的是剧种的

音乐规律，就是京剧音乐中包括的各种

声腔板式的基本结构形式，它们各自的

调式、旋律进行方法和各种表现手法。

程先生在运用京剧音乐的程式和规律

时，就做到了既不被这些固定格式困住，

也不是对它们置之不理，任其自由发展，

而是从当时观众对京剧音乐的欣赏习惯

和心理要求出发，根据戏剧和生活的需

要灵活运用，在“守”与“不守”、“变”

与“不变”之间创腔，把人物角色的感

情因素、生活因素、唱词的字调因素和

京剧音乐程式的逻辑因素之间的矛盾，

通过革新互相协调起来，获得新的突破、

发展，达到新的统一。程先生在《创腔

经验随谈》里说到过，从十八九岁开始

创腔到 26 岁以前这一段时期，自己排了

十几出新的本戏。但是感到以前的腔调

不够用，所以从此每排一个新戏，他就

在里面增加新腔；但在创腔时并不是把

旧有的腔调一脚踢开，是在旧腔的基础

上变动，所以也可以说全都仍然是西皮、

《青霜剑》程砚秋饰申雪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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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反二黄，但又有变化。他通过自

己多年的演出实践，对群众欣赏习惯、

心理要求了如指掌，在创腔时不断摸索，

做到了让观众听起来既熟悉、又新鲜，

既好听、又好学。熟悉是因为京剧的基

本规律不变，观众能认可，新鲜是唱腔

要有新的变化，大腔小腔要有创新；好

听是观众喜闻乐见，好学是能朗朗上口。

为了刻画人物，程先生还创用了一些新

的板式和表现手法，比如在舞台剧《英

台抗婚·祭坟》里，他对【西皮滚板】

的创用，是以滚唱穿插哭腔建构起来的，

更符合唱词里的哭诉，并且他在音区上

还唱了两个八度，这中间创腔的大起大

落也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祝英台决心以

死相报的充沛感情。

程先生在和我们谈戏曲艺术表演的

经验时，把演唱艺术归纳为“声、情、美、

永”四个字，并且对这四个字作了详尽

又明了的阐述。他认为，“声”在戏曲中

不仅指发音，同时也指音韵。正常的音

要求圆润悦耳，变化自如。高呼之时，

仿佛山崩海啸；平和之时，犹如春暖花

开；悲伤之时，好像秋风扫落叶；快乐

之时，好比仙音天外飘。如果想要达到

这个程度，首先要锻炼声音，同时还要

掌握音韵，熟知语言的规律，演唱的时

候做到字音清晰，念得准、放得稳。但

是仅仅有这些技巧还是不够的，如果表

演中没有“情”，则只能算作一个歌唱匠

人，而不能成为艺术家。因此，他特别

强调演唱要通过声音，将唱词的意思和

人物的感情表达出来。怎么表达呢？需

要通过自己丰富的生活体验了解各种不

同的情感，将自己深入到唱词的情境中，

角色的心理体会透了，然后出自内心将

感情通过声音和唱词表现出来，这样的

演唱才会有深沉的意味、高远的意境，

在艺术上才有分量。这也可以说是程先

生通过电影和话剧表演得来的经验，他

在演唱中体会角色身处的情境、遇到的

事情，用充沛而恰当的感情来刻画角色

《程砚秋唱腔选集·玉堂春》

《程砚秋唱腔选集·荒山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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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演唱时气口的运用也非常巧妙、

复杂，和生活联系紧密，甚至可以说，

生活中有多少气息的运用，在他的演唱

中就能表现出多少种，并且自然而贴

切。他不只是丰富自己的生活体验，还

认为应该多向自然流露淳朴真挚感情的

民歌和地方戏曲学习。新中国成立后，

他多次不顾辛苦，在西北、西南地区对

民间音乐和戏曲进行调查搜集，在唱腔

和唱法当中吸收了民间音乐中说唱、梆

子、越剧、川剧等好多养料，为京剧艺

术增添了新鲜血液。对于“美”，程先

生说，演唱要“美妙动听”。无论唱或做，

都要有刚有柔、有阴有阳，要顿挫适宜、

缓急适当而不落于平庸。所有这些，都

要根据情理深入加工，在处理一句唱腔

或一句白口时，都反复揣摩研究，看轻

重音怎么放置才最适合感情需要、适合

语气。他曾说，善于运用音调的，就是

在一个很单纯的音里也能让人觉察出很

复杂微妙的情意来。程先生总结的“永”

字，则是演唱艺术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就是永久的意思。他说，唱、做都要做

到像吃橄榄，越嚼越有味道，要让人在

多年之后，还仍然对某一段唱腔或某一

处身段动作留有鲜明的印象，久久不能

忘怀。

程先生的电影《荒山泪》一拍完，

我就用双行谱给他记谱，并且试着记了

他的念白的节奏。他看见后特别高兴，

让我教他认简谱，还要和我学习记谱，

非常谦虚。但是因为程先生一直忙碌，

始终没有机会学习简谱和记谱，所以我

向他保证只要他创作的腔，我都尽力完

整地进行记录，因此他所有的电影艺术

片剧本和曲谱，我都用双行谱记录了下

来，并出版了《程砚秋唱腔选集》《程砚

秋艺术评论集》。程砚秋先生独特的唱腔

特点是极其珍贵的艺术宝藏，需要我们

一直珍藏和研究。

口述整理者裴旖旎

与萧晴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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